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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者：胡志政
問：周將軍是否可以說明中華戰略學會的組織情形。
答：中華戰略學會有五個研究會，分別是政、經、心、軍及大陸研究會，總共是五個研究會，另有臺灣省分會、高雄市分會。每一個研究會都有一位召集人及一位執行秘書，這個是中華戰略學會成會時的組織。
問：請敘述一下成立時候的組織情形。
答：我是戰略學會的政治研究會的執行秘書，那時候的召集人是林金生先生，他是嘉義縣人。經濟研究會是于宗先院長，執行秘書是張輔先生，這個人已經過世了。心理研究會那時候是白萬祥先生；還有軍事研究會執行秘書是楊岸邊等等…這是政、經、心、軍四大體系。各研究會及分會有正式的關防，大印、小印都有，可以正式的對外行文。我們政治研究會人數最多，有一千多人，現在整個學會也沒有一千多人。那個時候我們有單獨的通訊錄，當時會裡不像現在沒有各分會，那時候是各研究會自己去運作，現在則是由總會負責，故各研究會都很輕鬆，不像從前每一個月要找我們這些研究會。會員有些是很有知名度的人士，總會交給我們一些研究專題請他們研究。每次開會的時候，緯國將軍他都親自到場。我們開會並不是馬馬虎虎的，開會都是全員到齊，會員最多的時候有一千多人，後來只剩下七百多人。我們以前用這些場地也比較方便，因為林金生先生是交通部長，從內政部長調接到交通部長，郵政電信這些單位都是屬交通部的。
問：林金生先生是政治研究會的召集人，所以整個政治研究會是跟著交通部走？
答：我在交通部是緯國將軍介紹我到林金生先生手下工作，政治研究會由林先生兼任召集人，以藉交通部行政支援之便，其實每一個研究會也都有一個支援的單位。
問：它是如何產生的一種關係？軍事在三軍大學，政治是因為跟林金生先生有關係所以才和交通部有關係？
答：對，因為林先生他是臺灣人，且在政界當中有這樣的忠黨愛國的，尤其是對蔣家的非常的敬愛，所以那時選定林金生先生為政治研究會的召集人。林先生要辭去召集人的時候我們緯國將軍很傷腦筋，找不到適當的人選接替，為了這個事情我去勸林先生，我說你不要辭，他說（林先生）我這麼大年紀也做了這麼久，我說蔣家也對你不薄，你就繼續努力啊。你曉得臺灣的政情非常複雜，看中你的話已經是不簡單了，你就繼續做吧！後來他還是堅持要辭，口頭辭、寫簽呈要辭，緯國將軍很傷腦筋，為了這件事我再去給林先生建議說你不要辭，反正這個事情你只是出個名。我幫他安排兩個人，一個負責專題研究各種論文的評論。他問我找誰，我說我找林碧炤主任。那時林碧炤先生是政大國關中心主任。另一個是為了行政經費的負擔，我幫他找到李成家先生，李先生是美吾髮公司的董事長。我找這兩個人，做他的副召集人，我仍擔任他的執行秘書。記得我去找林碧炤先生時，林碧炤先生當時他不願意接，於是我就把緯國將軍扛出來了，我說我們緯國將軍要我來找你，那個時候蔣緯國將軍還是很有聲望的，因為林碧炤先生與林金生先生他們都是嘉義人，他就答應了，我先打個電話給林先生說，林碧炤主任已經答應了，回來後我就當面詳細面報，找林碧炤先生的事已經成了。行政方面這個難題就去找李成家先生，他感覺到很驚奇，一下子就把他捧到政治研究會的副召集人，覺得身分不夠。後來我就勸他說蔣緯國將軍希望他來擔任，後來他也答應了。我從李成家先生處回來跟林先生報告了以後，林先生很高興，他說好，你去向緯國將軍報告一下，我就告訴緯國將軍，林先生不辭了，因為我找了兩個人，一位是林碧炤先生，一位是李成家先生；一個是管學術研究的，一個是負責行政的，緯國將軍非常高興，他馬上站起來很高興抱著我說你這件事情辦好正解決我心裡面的問題。林先生跟我講要請他們兩位吃個飯，並邀請緯國將軍及李濤先生的父親李正中秘書長一定要到，請客地點在信義路的江浙菜小館子。回來以後就訂位，決定時間通知他們。那天來的時候他非常高興，並帶了一瓶英國皇家禮砲的酒。我把他們通通都請到了，兩位助手也都到齊了，大家很高興，把一瓶酒就喝掉了。林金生先生也決定不辭了，而且他們都見了面，這個事情到此為止已經敲定了，因此戰略學會的政治研究會還是林金生先生，還是原班人馬沒有動，繼續的運作，還是照以前的總會交代我們研究什麼我們繼續研究。
問：那麼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到什麼時候結束？
答：創會時的執行秘書是王敬先生，他是交通部交通研究所的主任。他退休後，由我接下幹到現在。
問：所以政治研究會到現在還是依著交通部？
答：現在沒有了，等到林先生離開交通部以後等於就和交通部無關了，林先生後來到考試院當副院長，這個時候就和交通部脫離關係了，但是我還在交通部。很多事找交通部幫忙還是很方便，當時我還是交通部交通研究所簡任十二職等的研究委員，林先生他雖然離開了交通部，但我還是交通部的成員，還有這層關係，直到我也退休離開交通部。我們政治研究會，在林先生退了以後就找魏鏞博士當召集人，等到魏鏞博士過世以後又找不到人，現在的政治研究會的召集人是馮滬祥博士，我還一直是執行秘書，這大致是我們政治研究會的情形，人員的更替是這樣的。原來政治研究會是很龐大的組織，有編組研究委員，例如張劍寒博士及李鍾桂博士等人，因為現在已經沒有單獨召集他們開會，有些人都已經散掉了，也有些人已經過世了；到國外去的到國外去，沒有去國外的原來在大學當校長的教授的很多，過去政治研究會當大學校長的很多，像張劍寒、張京玉博士啦，這是人事上的情況。其他在學術研究上，研究的論文我們都出單行本，現在也不出了，一切由總會代辦。因為現在沒有經費，那個時候我們的經費是自己獨立的，我們自己會裡面自己去找錢，林金生先生要是出馬的話，過去張國安先生原來也是我們政治研究會的負責人，他也過世了，這都是有錢的人，他就是汽車公司的董事長，他們那個時候都很有錢。有一次我跟林先生講現在要辦活動但沒有經費，他說我們出去找他們一下，我說好啊，我就陪他去了。他找幾個地方請他們捐錢，例如找張榮發、找裕隆汽車，找有錢的那些人和大的生產公司。他們也很爽快，林先生講我們現在政治研究會開會沒有經費，像張國安先生一下子就給一百萬，他們曉得這個狀況。還有張榮發先生他們都很支持，因為林先生的面子很大，他當過嘉義縣縣長，也做過雲林縣縣長，在地方上很有名氣，後來我們自己手上錢多的時候有一千多萬，不需要總會支援，我們還支援總會，這個部分完全是仰賴召集人，那個時候是因為林金生先生的關係，他會要到錢。其他像經濟研究會的于宗先先生，也都是找有錢的人啊，但人家就沒有這麼爽快，不會一下子給你這麼多的錢，人家只給你二十萬、三十萬，最多五十萬了不起了，所以開會或辦活動，除了提供吃飯之外還可以送東西，過年過節也有表示。現在都沒有了，沒錢。到最後，我也跟他（林先生）講錢現在也花得差不多沒有了，他說我們再出去走一下吧。這時候緯國先生已經走了，外面情勢不一樣了，以前不要錢他們硬是要給你，後來我們去走訪，狀況就已經不一樣了。一方面沒有緯國將軍的面子，另一方面林金生先生已經擔任考試院副院長了，沒有搞頭了。這個跟政治價值也有關係，有的地方去了以後他就問林先生你要多少啊？林先生比一個指頭、兩個指頭，人家以為林先生要兩百萬、一百萬哪，他就告訴林先生現在生意很不好做；講一些困難的事情。林先生說我不是要那麼多，我最多只要二十萬。噯呀，你早講嗎！二十萬就給你了。最後一次到張榮發先生那裡只有五萬塊，我說不要，好意思嗎？我向他討飯啊？五萬塊給什麼人啊，他好意思拿五萬塊出手？我說五萬塊不要，我們就走了。想當時張榮發先生要成立海洋研究會，那個計畫還是我幫他寫的。
問：那個研究會有成立嗎？
答：結果沒有成立，沒有人要去辦。
問：那他只是虛晃一招？
答：是虛晃一招，他只是想藉這個蔣緯國將軍的關係，那時候他不像現在神氣，想藉蔣緯國將軍的影響力。這是經費的狀況，到最後林先生也走了。在林先生過世之前我向他報告帳務情形，最後只剩下十幾萬塊錢，他說你怎麼花都行，我說這是公家的錢，我也不能這樣，且我也不缺這十幾萬塊錢。他說買些什麼東西或大家吃吃飯就好了。人事也隨之冷淡了就沒有了，你搞學術研究的，你不去找人家人家不會主動來找你。那個時候我找大學教授，一個電話馬上就OK。什麼時候要開會、什麼時候要提出報告，他們就會準備好，並提出報告，我們就根據他的研究題目來發單行本。
問：那個時候的研究主題是誰來規劃？
答：主題通常是總會規劃，也有的時候是我請他指示或自己去想，例如臺灣的政治情勢、兩岸的情勢，那時候我們的政治研究會除政治之外，還包括外交和法律，那時候外交是找李鍾桂博士；法律是司法院洪壽南副院長。
問：不同總統的時期學會變化是不是起伏很大，變化的情形如何？
答：本來這個學會是奉老總統指示辦的，這個中華戰略學會也可以說是老總統的一個智囊啊。在開始成立的時候蔣緯國將軍在當三軍大學校長，後來蔣經國先生當總統，他也沒有把戰略學會看作是什麼玩意，他從來沒有來過。
問：那時候第一任的理事長不是陶希聖陶先生嗎？
答：因為陶希聖先生他是資政，聲望才夠，蔣緯國將軍那時候的聲望還不夠，還年輕，在老一輩的面前還不行，所以陶希聖先生是理事長，蔣緯國將軍是副理事長。陶先生年紀大也走了，後來就是緯國將軍接理事長。
問：學會的編審委員會是如何運作？
答：編審委員是這樣的，稿件來了以後，由總編輯（現在的秘書長兼任）來分稿件，這個稿件與政治有關的就分給政治類的編審委員。以前我當編輯委員的時候區分政、經、心、軍還有情報的委員，按照稿件的性質分給他們去審，審的稿件大部分都會錄用，很少不用的，不用的就退回去。審稿要開審查會議，稿件先讓委員審查，審查完畢之後還要召開審查會議，開會時你就將審查稿件的意見及對這篇文章麼意見提出報告，獲得採用才能夠刊印發行，如果不錄用就保留。
問：稿件若是由學刊採用，那麼政治研究會單行本是否刊登？
答：現在政治研究會都不發行單行本。
問：單行本是發行至何時結束？
答：大概十年以前，最近這十年都沒有出。哪一年我是記不清楚。
問：那整個學會以前組織很大，什麼時候開始減編、合併？
答：現在就是政、經、心、軍專題，那個大陸研究會也沒有了，海洋研究會就更沒有了。現在全部由總會自己運作，沒有找別人。
問：成立的時候還有地方分會，比如說臺灣省分會及高雄分會，如何運作？
答：他們在募款及研究方面都是自己在運作。那些是中華戰略學會的分會，是屬於地方的。
問：學會成立的時候與黨政及各部會關係如何？
答：中華戰略學會跟黨沒有什麼另外的聯繫，就是各研究會自己的關係，與地方黨部也只是私人關係。
問：我看岳將軍寫的是心理研究會是中宣，應該是跟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有關係，那也就是說心理研究會的召集人他可能是與黨部有關係。
答：心理研究會的召集人是白萬祥先生，他是中央黨部的，後來叫做大陸工作委員會，陸工會。
問：所以經濟研究會就跟著于宗先先生在中華經濟研究院。
答：他的平台就是中華經濟研究院。
問：我看以前的編組，三軍大學校長一定是中華戰略學會副的理事長，退輔會的主委好像也是副理事長，這是原本學會成立之初就這樣的規劃還是有其他安排？
答：你講的退輔會都沒有實際的負責人，實際的負責人是三軍大學。
問：等於三軍大學從頭到尾就是軍事研究會，政治研究會就是以林金生先生為中心，心理研究會就是跟著白萬祥先生走，總會等於就是蔣緯國將軍在運作，那麼大陸研究會是軍事情報局？
答：大陸研究會原來以情報局為中心，後來這個組織沒有成立多久就沒有了。
問：那跟淡江大學又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
答：原來我們想把中華戰略放在大學裡，但是不能單獨成立一個大學，也不能成立一個研究所啊，那段時間大概跟張建邦先生講好了開辦戰略研究所，這個戰略研究所的經費由我們戰略學會出，要送到外國去也是從這個戰略研究所來送出去的，這些事情林郁方委員當時他是所長，他最清楚了。
問：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在孔令晟先生之前與學會互動比較密切？
答：先是請孔令晟先生當副理事長。
問：您對學會世代交替的看法？
答：時代就是這個樣子，是沒有辦法地，一定要交給年輕人。老人有老人的看法，年輕人有年輕人的看法。但年輕人也認為這些老前輩創業維艱，我們現在來繼承也是很辛苦不好做。從前戰略學會要錢根本不是問題，只要講一下，有人主動會送錢來，現在你叫破了嗓子也不會有人送錢來，你叫他捐錢也是一樣，最近有幾個人在捐錢，這是和理事長私人的關係，這不是個簡單的事情，你要辦事情沒錢免談，你要辦活動這都要花錢。
問：學會在寫文章方面會不會被捐錢的人牽著走呢？
答：不會，寫文章是寫文章的人，我們發他稿費，稿費還不低，現在還是有稿費，我寫了不到十篇，現在不能寫了，落筆在哪裡都不曉得。開會聽他們講一講，有意見我就提一點意見，沒意見就不講了。從前我經手的時候，我找錢都是一百萬的，那時候岳天將軍他是秘書長，錢是靠電視公司或是炒股票的那些有錢人捐款。現在都找總會要錢，政治研究會已經不單獨找人家捐錢了。
問：以前的時代背景我們對光復大陸及統一的概念一直都存在，到現在為止這個部分有沒有什麼改變？因為整個政治氛圍已經不一樣了，敵我意識也已經不一樣了，以前大陸跟我們是誓不兩立的，現在回頭看，是什麼時候開始調整？
答：這個問題個人有個人的想法，在戰場上跟老共見過面的人他的想法跟現在年輕人的想法不一樣。年輕人他哪裡看過共產黨是什麼樣子？在戰場上是什麼樣子？你想岳天將軍的想法跟范英將軍的想法就不一樣，范英將軍比他年輕多了，范英將軍還不到八十歲，范英曾跟高魁元將軍當過秘書；岳天將軍他是真刀真槍幹過，跟日本人打過仗的，所以他的想法與范英將軍的想法不一樣。現在大家都安逸的太久了，也不想打仗，包括老共也是一樣。打仗也是一樣的，如果經常沒有打就不一樣，一段時間不動的話就不一樣，所以大家都希望和平相處最好，究竟將來我們和平相處讓我們走到哪一條路上去，是不是還要跟我們翻老帳？結算老帳的話我們就完蛋了。不算老帳的話我們和平相處，倒還可以。我們老人家是這樣的想法，你要算老帳的話要拚老命的。我現在接觸的這些人，年輕人不認識也不關心這些問題，老人還比較關心。為什麼馬英九總統他搞這個ECFA，這是得到很多人的見解，如果不這樣的話，今天臺灣的經濟就糟糕了，老百姓嘴巴裡講不出來，但心裡曉得啊。以前我在202師的時候駐防蘇州，那個時候我是青年軍202師，司令部就駐在蘇州城外面，民國三十七年孫立人將軍到上海去找我們師裡面要幹部去受訓，我被選到第四軍官訓練班來受訓，叫新軍訓練。教學些新軍戰技、戰術，當然談不上戰略，是連以下的動作，有班、排、伍，伍教練及班教練，我到臺灣來的時候是來受訓，可是後來回不去了。
問：將軍是什麼樣的因緣會到戰略學會去？
答：到戰略學會是這樣的，我在三軍大學陸院受訓的時候緯國將軍是校長，有這個關係開始認識，認識以後因為我擔任工作太苦太累，人瘦的一塌糊塗，有責任感，但上級要求太苛卻不能達成任務，幾次不能達成任務那你還留在那裡幹什麼呢？
[bookmark: _GoBack]後記：午餐期間談到對學會歷任理事長的看法，周煥彩將軍認為擔任學會的理事長，聲望與才能必須兼具，有聲望沒有才能可能對學會的推廣與募款都有所限制，有才能沒有聲望則沒有辦法帶領學會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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